
科考人员在罗布泊现场 穆桂金摄

一次迄今为止综合性与系统性最强的科学
考察，让神秘的罗布泊重回公众视野。

11 月 5 日，一支 20 多人的科考队顺利返回
新疆若羌县，并在这个有着古楼兰神秘与现代盐
都美誉的县城整理初步战果。

在楼兰地区，他们发现了 6 处遗迹区，由此
基本可以确定有楼兰古人类在此聚居；发现了一
条大型灌渠和疑似码头与长堤，再次印证了这里
曾经“水路畅通”；在古人类学研究方面采集到两
块样品作 DNA 分析；此外，在古地质、气候环境
等自然科学研究方面也多有发现……

“科研结果不能预测，只能等待检测的结
果。”一名科考队员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
访时强调。目前，野外科考已告段落，实验室分析
等工作已经展开，虽然很多结果还要等待。但这
次科考战果颇丰已是不争的事实。

期待“出彩”
“考察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等特点，做好了很

容易在国际上出彩。”

10 月下旬，一支由考古、地质环境、遥感等
多学科组成的科考队伍从新疆若羌县城出发，进
驻罗布泊，正式启动“罗布泊地区自然与文化遗
产综合科学考察活动”。

考察由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以下
简称中科院地质地球所）牵头，集合了中科院新疆
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新疆生地所）、
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下称中科院遥感
所）、新疆考古研究所以及吉林大学的科研人员。

科考队员兵分三路：一路从敦煌出阳关，走
丝绸之路南线；一路深入罗布泊“大耳朵”附近

（罗布泊一处形似耳朵轮廓的湖岸环形堤或是湖
岸阶地），重点研究古地质及生态环境成因等科
学问题；第三路进入楼兰外围区域，对一些遗址、
石头城等进行全面考察。

经过近一个月的艰苦跋涉，科考队围绕考古
和气候环境两方面展开考证，以期回答古楼兰消
亡与气候及环境变化的关系等长期困扰科学家
的问题。队员们还着重对古代城池村落、交通水
利、农田灌渠等进行了详细考证。

“主要是对我们之前怀疑的历史遗迹以及雅
丹地貌特征进行考察。”此次科考工作的一名负
责人说。

我国科学家从上世纪 30 年代起才开始对罗
布泊地区进行考察研究，并先后涌现出黄文弼、
陈宗器、彭加木等一批优秀科学家。其中，中科院
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陆续组织了对罗布泊地
区的多学科考察。

1980 年，中科院组织罗布泊综合科考。队长
彭加木率领 9 名队员首次由北向南纵穿罗布泊，
打破了“无人敢与魔鬼之湖挑战”的神话。彭加木
在此次科考中失踪。

2004 年 9 月，中科院罗布泊科考队在新疆
库尔勒市集结进驻罗布泊，重点对罗布泊湖心、
罗布泊“大耳朵”地带盐壳核心区、楼兰古城等进
行了考察。

2008 年，由中科院参与的罗布泊综合科学
考察启动，主要对罗布泊地区古代人类文明、钾
盐等其他矿产、野骆驼自然保护等专题项目进行
调查。

2010 年，中科院数十位专家在罗布泊地区开
展了地理地貌、自然资源、气候变化与环境变迁、环
境考古、动植物及微生物等多领域的野外考察。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罗布泊地区古文明
兴衰、民族迁移融合及其与自然环境变迁的关
系，一直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长期关注的热点
问题。近年来，罗布泊地区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仍
然缺乏针对该地区的涵盖自然与文化两方面的
综合性大型科学考察，这成为中国少有的自然科
学和社会科学综合研究的空白区。

当前，对于罗布泊研究的程度与其影响力并
不匹配。例如有学者指出，罗布泊地区的文化序

列至今还缺少精细的年代学论证；缺乏对楼兰古
国的系统性研究，楼兰兴衰的原因至今尚无定
论；对于罗布泊地区文化发展与环境变迁之间关
系的考察和研究仍十分欠缺；古绿洲、古湖泊、古
环境的研究都很薄弱等。

此次考察项目负责人此前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强调，自然与人文结合是此次科考的重头
戏，“考察具有系统性、综合性等特点，做好了很
容易在国际上出彩”。

走进罗布泊
“基本不洗脸，绝对不刷牙，这就是罗布泊生

活的真实写照。”

“科研活动没有轻松的，尤其是野外科考，
都很艰苦。”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研究员穆桂金
如是说。

今年的罗布泊科考，无疑更是一次充满艰辛
的旅程。

十几名科研人员加上后勤保障人员，整个队
伍的规模就是 20 多人。10 月 12 日，大部队正式
出发，进行第一阶段的外围科考。

科考人员分为三组推进，用了不到 10 天的
时间，即完成预定计划第一阶段的考察目标。之
后，科考队员兵合一处，进入第二个科考目的
地———楼兰。

这一阶段也是此次大规模科考的中心，“主
要是对我们之前怀疑的历史遗迹以及对雅丹地
貌特征进行考察”。此次科考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杨磊（化名）这样表示。

除了少数科考人员仍然留在外围进行考察，
大部队都进入楼兰区域进行科考。“10 月 22 日
出发，11 月 4 日出来，算是给这次科考画上了一
个圆满的句号。”穆桂金平静地说。

然而，在这看似平淡的十几天里，科研人员
却在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对楼兰东北部地区野
外综合考察的重任。

自然条件恶劣、远离城镇、给养困难，使得科
研人员的生活保持在“基本不洗脸，绝对不刷牙”
的状态。

吃和住也是大问题。科考人员基本每天只有
晚上能吃一顿热乎饭。在穆桂金的回忆中，他们

一般都是早上简单做一点饭，中午就在外面对付
一下，伙食质量“仅仅是充饥而已”。

住就更艰苦了，帐篷、睡袋是野外考察的标
配，而雅丹地质的特点使得队员们晚上睡觉变得
更为艰难。

雅丹的维吾尔语原意为“陡壁的小丘”，泛指干
燥地区的一种风蚀地貌。在这样的环境中，地表没
有明显的遮蔽物，也没有什么可以避风的空间。

白天太阳照射的时候温度高，晚上散热也
快，寒冷的夜晚足以让矿泉水在第二天早晨冻成
冰疙瘩。穆桂金说，这样的温度下伴着冷风躲在
帐篷里睡觉，“真不是什么享受的事情”。

然而，这还不是科考生活的全部。每天早晨
7 点钟就要出发，晚上再打着灯回到营地，一天
的工作量都不轻松。

穆桂金介绍说：“雅丹地貌的特点使人很难
判别方向，即使是很有野外经验的人也很容易走
丢。这是野外科考最大的危险和困难，也正是由
于这个原因，雅丹地貌才被视为魔鬼城。”

尽管条件艰苦、环境险恶，但科考队员最终
还是经受住了种种考验。

惊遇沙尘暴
“好险啊，跟人比起来，给养、车辆都是小

问题。”

说起这次罗布泊科考，每个成员心中都有无
限感慨，不单单是收获颇丰，还有一次令人心悸
的沙尘暴历险。

10 月 27 日晚，科考队员结束了一天的工
作，带着疲惫的身体准备睡下。夜半时分，戈壁滩
上狂风大作，每个人都被帐篷外尖利的风声吵
醒。为了不让帐篷被风吹走，队员们不得不分散
坐在帐篷的各个角落。

“当时大家就想等等吧，等到天亮了风就
小了。”一名科考队员回忆说，罗布泊地区容易
起风，风力大，科考工作没办法在大风里进行。
但一般而言，晚上起风，等到天亮了风力就会
逐渐减弱。

偏偏这次风不遂人愿，帐篷外的动静越来越
大，大家开始感觉到“不对劲”，再这样下去可就
有危险了。队员们赶紧钻出来，撤掉支架，把帐篷

放倒，躲到车里过夜。
第二天早上，大风还是没停，队员们也无法

吃早饭。饥肠辘辘的科考队一直捱到中午。“当时
风沙特别大，能见度很差，风一点停的意思都没
有。”穆桂金说起这段经历时，至今心有余悸。

10 月 28 日下午 4 点，已经被狂风“欺凌”了
十几个小时的队员们终于下定决心迅速撤离。

车队出发进罗布泊时，共有 7 辆车，在遭遇
沙尘暴前，已经坏了一辆，队员们于是开着 6 辆
车紧急撤离。彼时，由于能见度差，车与车之间的
距离一旦超过 10 米，就很可能掉队，于是完全凭
借车队长的经验行进。

几十公里开外的“楼兰文物保护站”（以下简
称文保站）是科考队员的第一个落脚点。车队抵
达时，已经是晚上 9 点。

但风沙依旧没有减弱的态势，队员们赶紧用
卫星电话联系外界，得知 28 日、29 日两天风肯
定不会停，看来这两天的科研工作也只能暂时搁
浅。

穆桂金等人在文保站暂时驻扎下来。当晚一
盘点给养，问题又来了。原来，此前带的给养在风
沙肆虐的晚上损失了很多，亟须补充。但文保站
偏偏是个“小地方”，平时没几个人，也没什么给
养，如今来了浩浩荡荡的 20 多人，让所有人都面
临“吃”的问题。

“赶紧走，连夜走。”队员们达成了共识。准备
动身的时候，他们又发现有一辆车没油了，“车不
要了，大家拼车走”，于是 5 辆车载着众人继续往
外撤。

车队行进到罗布泊湖心的时候，因为视线问
题，有一辆车走到了岩壳上面，左前轮出了故障，
无法继续前进。

“也不要了，尽快逃”，还剩 4 辆车，大家赶紧
在车上挤一挤。那些故障车就都留在原地等待

“救援”了。
凌晨 3 点，科考队员撤到了若羌县，一盘点，

车辆、给养都损失了近一半。
“好险啊，跟人比起来，给养、车辆都是小问

题，虽然耽误了几天时间，不过最庆幸的就是人
没事！”杨磊说。

稍事休息之后，队员们开始补充给养。为了
不耽误科研进度，众人采购完东西就又赶紧驱车
重返罗布泊。

30 日的罗布泊，风沙已经收起了残酷的一
面，却留给科考队员一地狼藉。然而，本已被风沙
摧毁的大本营里，却还留有一个小惊喜。

刚踏入罗布泊时，出于营养需要，炊事员买
了 6 只活鸡带进去，“风沙来临的时候我们杀了
两只，回去之后一看，剩下的 4 只还在，躲在没倒
的帐篷后面，骨瘦如柴，也不敢逃跑”。

不过，科研人员仍然表示：“就算再艰苦，只
要能有收获，我们还想去，以后也还会去。”

初战告捷
“尽快对资料进行调查整理，为下一步保护

提供科学支撑。”

“这次考察比较细致，对这个地区大遗址周
边的居住环境、生活环境都有了更细致的了解，
有一些生产生活的遗迹是过去没有注意到的，还
有一些是以前有发现但是没有细致研究的，这次
对其中的相互关联研究得更细致一些。”穆桂金
这样评价此次科考工作。

楼兰地区是考察的重点，也是成果集中区。
在这个地区，科研人员共发现 6 处遗迹区。之所
以称为“遗迹”而不称为“遗址”，是因为这些地方
发现了大量的陶片，但是很多地方找不到地基

（房基）。不过在这 6 处遗迹区中，科考队员却在
两处发现了地基。

此前，由于雅丹地貌的风蚀作用特别强，导
致很多当时的生活设施风化严重，无法进行判
断。此次发现的地基则成为一个很好的证据，由
此基本可以确定有楼兰古人类在此聚居。

一条大型灌渠的确定则是此次科考的另一
重大收获，现在已得到考古界与地学界的一致确
认。对于其具体年代，科研人员已经进行了采样
分析，不过截至记者发稿日止，还没有得到确凿
的结果。

据介绍，这条灌渠连接了南北两条天然河道，
宽约 15～20 米，深约 1.5 米，长度接近 1 万米。虽
然南北两条河道的直线距离仅有 2000～3000 米，
但这条灌渠并不走直线，而是利用了一些天然的地
貌特点，并向有耕地的地方引渠。

“这种规模的水渠，在今天也算是比较大的，
现在的很多调水渠道也不敢说比当时成熟很多，
塔里木河下游的一些水渠还没有达到这个规
模。”杨磊说。

在水渠附近，科考队员还发现了很多人工堆
土的痕迹，并在水渠两侧找到了两到三处比较确
实的人工居住区，发现了大量陶片、炉渣以及人
类食用过的骨头等。

“还有一项发现，姑且叫作‘疑似码头’吧。”
杨磊说，现在还不能确认是不是死码头，证据还
不充分。但从地理条件看，如果有水，该处确实可
以作为码头使用。

“在楼兰南面的一个古河道，有 20 多米深，
150 米宽，现在的塔里木河下游塔塔马湖附件的
河道都没有达到这个规模，可见当时水非常多，
很壮观，楼兰昌盛的时候水肯定非常丰沛。”一名
不愿具名的专家说。

在古人类学研究方面，此次科考也颇有收
获。吉林大学讲师魏东已经采集了两块样品回去
作 DNA 分析，相信很快就能得到结论了。

魏东表示，对楼兰古人类的研究，早些年国
外做过一些，但是没有形成系统，我国之前从来
没有对楼兰区域古人类进行大规模的科考和发
掘，都仅仅停留在文献上的一些认识，这次发现
将成为一个开端。

此次科考开启了对罗布泊进行综合科考的
序幕。穆桂金表示：“我们将加紧对搜集到的资料
进行调查整理，尽快为下一步的保护工作提供科
学支撑。”

据介绍，科考队员计划明年 10 月份再进罗
布泊，对楼兰古城东部以南至海头古城区域进行
科考，希望在疑似水陆交通遗迹及各种人类生活
遗迹上有更多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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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罗布泊
姻本报记者彭科峰实习生张孟枭

聚焦自然与文化，一支 20多人的科考队克服重重险恶———


